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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德国““移民政治移民政治””的深层脉络的深层脉络

〉〉〉〉〉李正东 马晓霖

德国前不久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支

持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以严控移民为政策目标。在这

个由德新社委托舆观调查公司进行、覆盖 2100余名合格选民的

民调中，53%的受访者“完全支持”多布林特的政策目标，23%表

示“相当支持”，明确反对者仅占 15%，另有 9%未明确表态或回

答。换言之，超过四分之三的德国选民支持收紧移民政策。

此前，德国联邦议院于2025年10月批准废除上届政府颁布

实施的“三年快速入籍”法律。多布林特下令强化德国边境管

制，并在欧盟层面推动制定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

近年来，包括德国在内，整个欧洲的排外情绪明显升高，主

张严控移民的政党支持率普遍上升。移民问题长期位居德国选

民关心的政治议题之首。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

起，亦与该党秉持的反移民立场不无关系。在 2025年 5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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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会大厦一角。图：任鹏飞/新华社

的总理选举投票中获胜的默茨，也主张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

强硬的立场，以消除公众对非法移民的担忧。

上述情况表明，曾令德国社会引以为傲的“欢迎文化”正在

退潮，民众的关注焦点已转向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边界控制等

更为现实的议题。这一转向，深刻反映出德国社会正在经历一

场关于“谁是德国人”的认同危机。

移民长期面临身份认同危机

德国联邦内政部2026年1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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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收到的庇护申请数量大幅下降：收到首次庇护申请11.3万份，

较2024年下降51%，较2023年下降66%；收到的首次与后续庇护

申请合计16.9万份，同比下降32.8%。

这一变化反映出政策背后的相关共识发生了显著变化。当

超过四分之三的选民支持严控移民时，移民问题作为政治议题

的敏感性更加凸显。

如果说政策和数据展现的是国家层面的压力，那么移民个

体的真实处境则揭示出德国社会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其中

一个关键词是“身份认同危机”。

以土耳其裔移民为例，这一群体是德国规模最大的外来移

民族群。官方数据显示，德国 2024年总人口为 8277万，其中约

2500万人拥有移民背景，土耳其裔约302万。

土耳其人移民德国，从双边相关协议层面看，可追溯至20世
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西德）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从土耳其招

募劳工时期。至今，这一群体在德国已繁衍至第四代，并深度融

入德国社会。

但人口规模的增长并未自动带来身份认同，目前德国在移

民融入政策上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国家通过语言能力认证和

官方“融入课程”将移民纳入制度化管理轨道，但这种以合规和

考核为核心的融入路径，难以消除移民在现实社会交往中的孤

立感。

即便在长期居住、稳定就业并最终取得国籍之后，很多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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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入”仍停留在法律身份层面，未能转化为真实的社会归属

感。部分移民在住房、就业与日常社会交往中仍遭遇以姓名、出

身和文化背景为标识的差别对待，被视为“名义上的德国人”。

这一制度纳入与社会排斥并存的状态，构成了德国移民问

题的核心矛盾，也为极右翼力量进行社会动员提供了空间。

“他者化”机制的复杂演变

当代德国社会围绕移民问题所呈现出的政治极化与制度转

向，深深嵌入德国保守主义政治传统与国家治理体系。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德国政党体系在处理移民问题时逐步

构建出一套稳定的“他者化”机制。这一机制并非单纯出于对文

化差异的认知，而是源于国家如何在政治话语中界定“谁能成为

德国人”“谁是德国人”，并借此重塑主流身份边界。例如，在主

要政党的公共表述中，土耳其裔群体常被符号化为“他者”，并被

泛化为潜在的社会问题根源，与保守主义、性别压迫、教育落后

等刻板印象标签相捆绑。

这种话语逻辑存在于德国多个政党中，无论是文化整合优

先，还是多元文化主义，都未能真正摆脱通过“他者化”移民身份

来构建政治正当性的路径。在这一认同框架中，被判定为“融合

不足”的移民群体反复被嵌入公共话语所建构的“他者”位置。

这一“他者化”过程不仅体现在语言文化层面，也体现在制

118



2026年·第4期
党课参考

·外国政党·

2025年 12月 17日，德国总理默茨（前排右一）在德国联邦议会

接受例行问询。 图：杜哲宇/《环球》

度与法律层面。德国长期奉行以血统为核心的国籍法，直到

2000年才在多重压力之下进行了部分改革，允许在德国出生的

移民后代在一定条件下获得公民身份。但即便如此，政党在选

举中向移民群体动员时的策略仍普遍体现出工具主义与排外倾

向。选举期间，移民常被作为潜在选票被工具性动员，而在政策

制定过程中，他们却又被系统性边缘化。

造成这一切现象的更深层次原因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德国

政党体系逐渐发展出一种以“安全与融合”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框

架。外来移民或难民在政党话语中被日益“安全化”处理。

119



2026年·第4期
党课参考

·外国政党·

融合政策被安全话语包裹后，其防范极端主义、确保社会秩

序的工具属性便日益凸显。国家进一步加强对外来移民的监

管，并将能否有效融入德国社会作为区分“好移民”与“坏移民”

的标准，进而把一系列针对特定群体的政策合法化。

近年来，从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到主流政党政策立场的整体

右移，再到在联邦层面收紧入籍政策与加强边境管控，移民问题

在德国早已不再是单一的社会治理议题，而成为重新界定谁是

“德意志共同体”成员的追问。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迎合民意，

而是德国在多重危机叠加背景下对身份认同边界的再确认。

移民问题重塑德国政治

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正是在这一保守主义政治传统与国家

治理结构演变中完成的。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为德国选择党提

供了关键的政治机遇，而其真正的成功，则在于它对德意志保守

主义传统进行了现代转译。德国选择党并未将移民视为单纯的

社会治理问题，而是将其系统性地纳入“国家安全”的话语体系

中。“安全”一词，被扩展为涵盖文化同质性、福利可持续性、国家

能力与民族连续性的综合概念。

通过这种叙事，移民被建构为一种多重威胁：文化侵蚀者、

福利掠夺者和社会失序的诱因。与此同时，“普通德国人”则被

塑造为被建制派政治忽视甚至背叛的“共同体主体”。这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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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化的叙事结构，直接继承于德意志民族保守主义中“共同体

内部—外部”的经典区分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叙事结构持续向主流政治力量施压，迫

使传统政党在移民议题上整体右移。结果是移民问题不但未

“去政治化”，反而被进一步制度化为国家认同再确认的主要工

具。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移民群体的主体一直在变，但“谁是

德国人”“谁能成为德国人”的问题始终未被真正解决。正是这

图为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中）。图：张帆/《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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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认同困境，导致移民问题在德国政治中持续发酵，成为最具动

员力的议题之一。

因此，德国当下在移民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因为

移民数量或融合政策出现了技术性失灵，更反映出德国正深陷

一场深植于其民族形成史、国家建构逻辑与保守主义传统中的

结构性危机。移民问题之所以成为撬动德国政治格局的关键变

量，是因为它触及了德意志民族在全球化冲击下最为敏感也最

为不安的神经。

（摘编自《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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